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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烈士遗骸一批批回国的消
息，让王援朝再度燃起希望。他期盼着
有一天也能去迎接父亲的遗骸回国，或
者去一趟父亲埋骨的地方，“想在他们的
墓碑前叫一声‘爸爸’，告诉他们我们的
祖国，如他们想象的强大、安定、美好。”

“绝笔”
从朝鲜战场寄来的家书

从收集的资料里，王援朝取出一封
字迹隽秀的“家书”，捧在手心逐字逐句
地看了起来。这封信他看过无数遍，也
读过无数遍，可每一次都会眼眶泛红。
泪水滑落间，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在逐渐
清晰。

“ 听 余 副 所 长 说 援 朝 头 上 碰 坏
了，不知现在好了吗？同时听说他俏
皮得厉害，还骂你，希望你好好教育
他，诱导他学好，使他上进，但不要强
制或吓唬他……为了朝鲜人民的幸
福、祖国的安定，咱们也只有在梦中
暂时会见一下，等将来过更安定快乐
的日子。”

这是 1953 年 5 月 26 日，已经入朝
作战半年的志愿军军医王波，写给妻子
黄彦亭的一封家书。信中提到的“援
朝”正是王援朝。当时的他只有 2 岁
多，关于父亲王波的记忆很少，直到懂
事的时候，才从亲人口中和资料上，逐
渐了解到父亲的事迹。

1952年底，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感召下，30岁的王波告别妻子黄彦亭
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王援朝，同战友
们从甘肃张掖出发，奔赴朝鲜战场。担
任志愿军7师后勤卫生科股长的他，负
责前线伤员的救治和照料。

可就在这封家书寄出一个多月后的
1953年6月的一天，向来惦念家人、关心
儿子教育的王波，在参与战前会议时，遭
遇敌机轰炸，与多名战友一起壮烈牺
牲，并埋葬在了当地。之后，王波被评
定为烈士，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这封家书也成了他的绝笔。”王
援朝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父亲，学习
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精神，他把这封信
的原件等物品，捐赠给了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那里离父亲牺牲、埋葬
的地方更近。”

噩耗
生父倒在了停战前夕

“后来我从家人那里知道，王波其
实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而是我的养父，
但他和养母黄彦亭一直待我如亲生骨
肉。”王援朝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
上干部烈士英名录》、《晋籍志愿军将士
在朝鲜》等书籍，找到有关他生父的记
录：“我的亲生父亲是杜耀亭，生母叫吕
瑞清。”说到这里，王援朝顿了顿，望向
窗外，沉浸在回忆中的他，脸上看不出
一丝埋怨。

“从活着的人那里，我知道了生父
和养父的更多事迹。”王援朝说，生父杜
耀亭老家在山西，1937年参加八路军，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
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都有他奋战
的身影。

在战火中，杜耀亭结识了王波、王
福寿等战友，结下深厚友情。新中国成
立后，他们还一起在青海、甘肃等地生活
过，尤其是杜耀亭和王波的家离得很
近。考虑到王波在战争中负伤，一直没
有孩子，杜耀亭就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儿
子王援朝，过继给了王波夫妇抚养。

在两家人的共同照顾、见证下，王援
朝一天天长大。1952年底，杜耀亭、王
波、王福寿这三位老战友作为志愿军，一
同开赴朝鲜战场。

“杜耀亭担任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
后勤处处长，负责战士们的后勤保障工
作；王波是 7 师后勤卫生科股长，负责
医疗救治等工作；王福寿在 7 师坦克
团，永远都冲在最前线。”王援朝说，遗
憾的是，在养父王波牺牲一个月后，前线
再次传来噩耗：杜耀亭在轰炸中牺牲了。

“这时候，距离《朝鲜停战协定》签
订仅有几个小时。”王援朝擦掉滑过脸
颊的泪水，就在短短一个月间，他两位
父亲的生命，都永远定格在 30 多岁的
芳华里。

继父
我一生崇拜的特等功战士

王援朝说，自己的记性很好，尤其
是对小时候的事，“当时我只有2岁多，

但对他们现在都还有印象，依稀记得他
们的背影和看着我的样子。”战争结束
之后，经人介绍，王福寿娶了王援朝的
养母黄彦亭，照顾他们母子的生活。

“继父王福寿的话不多，但对我们
是打心底的好。”王援朝说，他能感觉到
继父很大程度上是替牺牲战友照顾好
家人，“父亲是苦命人出身，文化虽然不
高，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王援朝说，1958 年王福寿从朝鲜
战场回来后，次年转业到了成都工作，

“那时候，我在河北邢台上小学，每年暑
假会到成都和他们相聚，他也会抽空来
看我，每次对我的要求都会尽力满足。”

王援朝毕业后，也来到了成都，并

定居至今。“父亲平时话很少，但对我说
得最多的，就是‘做人做事要像小葱拌豆
腐一样，一清二白’。要清清白白，这话
很简单，但他是用实际行动在给我做榜
样。”王援朝说，王福寿工作的地方在成
都电缆厂，负责管理食堂。在那个年代，
父亲就算饿肚皮，也从没在食堂私拿过
一个馒头，从未落下一句被人说的话。”

除了话少，王福寿也十分低调。直
到 1979 年，王福寿因病在西安去世，

“我们一家人才从档案里，发现他曾经
荣获特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等诸多战
功，但他从没提起过，也没向工作单位
提过。”王援朝说，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
时，发现那本红色的立功证，上面的功
绩摘要写着“战斗中不顾自己的一切完
成任务”、“战斗中英勇顽强”，“这些字
字句句，和跟他生活的点点滴滴，每次
回忆起来，都会让我心疼这位沉默又无
私的父亲。”

心愿
想到父亲墓前，告诉他们祖国的模样

9月2日上午，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载有 109 具志愿军烈士遗骸以及 1226
件相关遗物的运-20 专机通过水门洗
礼，在解放军战士、民警、现场群众的注
视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相距两千多公里的成都，70岁的
王援朝从电视上、手机里始终关注着烈
士遗骸归国的消息，激动到泪目。“我去
过朝鲜半岛两次。”他不急不缓地说，第
一次是1958年，当时还在念小学的他，
和其他军人家属一起坐上火车，“从丹
东（当时叫安东）出发，坐着火车一路
进入朝鲜，去和在当地的继父王福寿
见面。”王援朝回忆，第二次去是 2018
年。但两次去朝鲜，都没能去到两位
父亲的埋骨之地，“他们都牺牲在‘三八
线’附近，却没办法到达。”

近年来，一批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归
国的消息，让王援朝又多了份念想、期
盼。“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他
们的遗骸归来，或者能去他们的墓前祭
扫。”他说，特别想亲口告诉父辈，我们的
祖国、我如今生活的四川，就如他们当年
所奋斗的梦想一样，安定美好，“他们
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命没有白牺牲。”

在蓉志愿军烈士后人讲述英雄往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杨博杨涛 摄影报道

“电视、报纸、书本和网络上，都说
我的父亲是最可爱的人。”9月2日，成
都市武侯区林荫街的一处老院落内，70
岁的王援朝从客厅沙发上抱起一摞书、
一叠边角磨平的黑白资料，和用牛皮纸
袋珍藏着的两张烈士证明书。这些花了
他大半辈子寻找收集的物件，为他一点
点拼凑出父亲“最可爱”的形象。

“我有三位父亲，都是志愿军战
士。”看到新闻里国家以最高礼仪迎接第
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画面，
王援朝泪流满面。他的生父、养父、继父
也和这些英烈一样，在最芳华的岁月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

“我的生父和养父牺牲后都埋葬在了那
里。”王援朝说。

王援朝养父王波写给妻儿的家书。

王援朝生父杜耀亭的烈士证明书。

王援朝继父王福寿的奖章证书。

王援朝怀抱着生父（右）和养父（左）的照片。

我的


